
中国文化精神



到哪里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薛 涌

想要理解中国经济的动力吗？研究一下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生活史、求生欲望

和创造力，看看当今民工身上的开创精神。

读到《新京报》关于几个扶贫志愿人员自费到贫困地区探望贫困生、面对当地

政府“没有超标”的人头马盛宴而落泪的报道，我也跟着落泪了。这让我想起去年

《南方周末》报道复旦出身的诗人马骅志愿到贫困地区当老师并殉职的事迹。

面对这些人，我这个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实在是感到自己的卑微。

很奇怪的是，这些人的事迹，以及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很少得到中国知识界的

阐释。时间一长，这些人就会淡出我们的文化传统。

试想，屈原死后，如果人们也是这种态度，屈原现在还属于中国文化吗？我从

上大学就读屈原，他确实有中国士人中少有的耿介之气，值得尊重。但是，我从来

没有为他哭过。反而觉得他那么死实在不值得。马骅的死让我落泪。我甚至觉得，

不是中国现在没有伟大的人，是现在的中国人不认识这些伟大的人。即使孔子再世，

也会被我们生活的这个俗世所埋没。

面对人头马落泪的那几个志愿人员，其行为也非常有文化意义。从报道上看，

当地政府招待他们是一片好意，而且确实没有“超标”。你在中国社会不用混一年就

知道，谁会为一点儿招待餐落泪？你不得不同情无意中成了媒体焦点的地方政府。

人家没准确实对这几个志愿人员有敬意：官场上混这么久，这么几个因惦记着我们

这里的穷人而大老远自费赶来的好人，我们反而要亏待他们？老实说，我要是在那

里当官，说不定也做出同样的事情。

可见，这几个志愿者的眼泪，实际上是挑战已经被我们社会普遍接受的规则。

这就是他们的文化创造力所在。《论语》上讲，孔子听到马厩着火，问人而不问

马。这是圣人之行。两千多年来被翻来覆去地阐释。身处贫困地区见人头马而落泪，

这比孔子的行为又如何？那些口口声声要弘扬中国文化的人，谁又屑于来阐释一下？



我和读经派、国学派打笔仗打了一年多。其实我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弘扬传统

还是西化。我从来没有反对弘扬传统。问题是什么是应该弘扬的传统、这样的传统

存在于什么地方？我曾特别提出日本的人类学家柳田国男。他是地道的传统派。不

过，他认定日本的优良传统存在于乡间，于是走遍日本去寻找，去记录。后来他得

出稻作文化为日本传统的根基之结论。不仅对史学、人类学、文学和诸多文化研究

影响甚大，而且对日本的政治、社会、媒体都有强大的塑造力。

最近这些年，他的理论受到挑战。比如历史学家纲野善彦等提出，柳田国男夸

大了稻作在日本文化、经济和历史中的地位。日本自古以来，还有许多稻作以外其

他的传统，如渔业、非稻作的干田农业等等。但是，不管他们孰是孰非，人家有一

个根本的东西与我们不同。

人家解释传统，从社会的草根中下手，我们则是从圣人那几句话中挖掘微言大义。

你到日本看看，人家的传统不仅保存得比我们好，而且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看来对传统的态度，决定了传统的命运。

最近中国经济起飞，传统派立即觉得自己有理，赶紧翻儒家的经典，仿佛圣人

早就告诉我们了。从日本奇迹、新加坡奇迹，一直到中国奇迹，海内外儒学家一定

要把儒学往这些经济奇迹上套，却漏掉了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传统社会这些地

区老百姓的生活和经济形态。

看看二战后东亚经济起飞的历史，和稻作文化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在中国，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基本是过去的稻作区。为什么？稻作农业是最集约化的农业，

水利、施肥、插秧不说，而且常常一年两熟。农闲时候很少。农民需要高度的勤劳

和纪律才行。无怪研究欧洲物质生活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看到东亚的稻作而

感叹：稻田就是工厂！中国人自己也有南方人勤快的成见。因为人家不勤快不行。

粗放的干田作业则有所不同。除了短暂的农忙季节，淡季无事可做。农民也相

对懒散，缺乏纪律，适应不了现代工业的节奏。最近重读《资本论》，发现马克思早

就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许多刚刚从英国农村拥入伦敦的劳工，习惯了田园生活，

对按时上班、不停手地按劳动纪律干活这样的生活根本无法适应，最后流浪街头，

被警察逮住，送往大洋洲。澳大利亚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

东亚稻作区的农民，真赶上工业化时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早习惯于起早

贪黑，习惯长时间地连续工作，习惯于严格的生产纪律。日本和中国江南地区，在

工业化以前城市化程度奇高。江南农民种田吃不饱，必须进城谋生。这套绝处逢生

的勇气和技能，你从当今的温州人身上就看得清清楚楚。

而这也正是我们挖掘和弘扬传统的路径。你想要道德重建吗？看看马骅、想想

这几位扶贫志愿者的眼泪，这比似懂非懂地背《论语》有意义得多。想要理解中国

经济的动力吗？研究一下传统社会中国农民的生活史、求生欲望和创造力，看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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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年（选自《新京报

今民工身上的开创精神。这些年中国经济的成就，难道他们不是主力军吗？我们要

的是活着的中国传统，而不是为传统文化盖一个典雅的博物馆。



一个城市的污点

肖余恨

这几天，一直在为一则看似平淡的新闻而郁闷不已。

南京是我喜欢的城市。在我的感觉里，南京宽容、温暖、平和，虽然有些小小

不言的狡黠，但本质上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城市。可能是因为爱之深的缘故吧，在一

个乍暖还寒的春天，看到这样的新闻时，不禁让我打了一个寒战，久久难以平静。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一名失恋的外地女青年突然在南京仙鹤桥附近，跳进秦淮

河里自杀。一家媒体报道说，“就在她的同伴高呼‘救命’时，近在咫尺的附近群众

没有一个出手相救，最终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一个妙龄女子就在转眼间香消玉殒

了”。更让人震惊的是，一名目击者告诉记者，女子跳河时他近在咫尺，但是他没有

跳下河救人。他说：“这段秦淮河又臭又脏，水都成墨绿色了，你再闻闻看，站到桥

上都这么臭，哪个敢下去救人啊。”

好一个又脏又臭！和秦淮河的河水相比，市民的冷漠、无情甚至于近乎无耻的

麻木，恐怕更让人觉得不可忍受。

也许一个女青年的自杀，对一个城市来说，犹如石子扔进长江里一样，只能翻

起几个泡沫而已，急速奔涌的生活之水会迅速将此吹散。但是，我总认为，我们对

待生命的态度如此漠然和轻贱，是不能原谅的，而一个城市出现这样的“新闻”是

一个城市抹不去的污点，而不去检讨、有意无意地对这样的污点视而不见，更是让

人心痛和失望。媒体在简单报道一下之后就了事了，这样的事情就此打住，甚至不

会在市民心中翻起一点波澜，则只能以一种我们察觉不到的方式，损害我们原本就

极其匮乏的道德资源，更加麻木已经麻木了的人们的神经。

在河南民工李学生以自己的壮举温暖和感动了中国的时候，再来看看一些人对

待自杀的女青年的态度，感受可能会更强烈一些。确实，救人要讲究技巧，指望人

人像李学生那样见义勇为也不现实，但在一个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出

哪怕是一种姿态式的努力，这是怎样的一种让人齿冷的漠然？女青年自杀而死，是



个人和家庭的悲剧，而我们未能挽救她，甚至因为河水“又脏又臭”而打消了挽救

她的念头，则是一个城市巨大的污点，是一个城市社会新的道德悲剧。

细节决定形象。突然间想起了许多让人温暖的城市细节。印象突出的是这样一

则：一对男女在南京街头突然昏迷抽搐，两个女大学生毫不犹豫地以人工呼吸的方

式予以救助，以果断而勇敢的行为，争取了宝贵的抢救时间。这是南京，我们的城

市，令人难忘的细节。同样，一个女青年在人们的面前沉入河底，而观者居然能够

保持足够的“冷静和克制”，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细节。只是，城市的形象也有一个

“木桶效应”，高尚的细节只是道德这只木桶的一个高一些的木板，而冷酷而无良的

细节，则是决定一个城市道德水准和形象的最低的那块木板。

想想，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在传说中有桨声灯影而现实却“又脏

又臭”的秦淮河的城市；生活在曾经有着急公好义、古道热肠，而现在却有足够的

理智看一个人慢慢沉入水底而无动于衷的中国。在物质光鲜、时尚溢彩的今天，以

足够的勇气和严肃的态度来正视这些光鲜、溢彩背后的哪怕是小小的污点，是多么

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啊。因为，小小的污点，会慢慢洇成一大摊让人恶心的污渍。

日）月（《江南时报 年



一则广告的阅读笔记

邵燕祥

上海淮海中路一家专卖店的橱窗里，以印刷体竖写着三行汉字：

上流社会的价值观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无产阶级的想入非非

前面站着一具塑料女体模特儿，身穿一袭扎有腰带的翻领无袖双排扣大衣，旁

边还放着标明新款的高跟鞋和坤包。

我平时是不逛商场的，却在这橱窗前徘徊了半天。我闹不清“上流社会”和

“中产阶级”的确切定义，在这里是不是同义词。参照国际惯例，以意度之，“上流

社会”该是指的高官富商，还有他们周边的准高官准富商和知名士绅，可以笼统地

叫做“阔人”的群体吧；“中产阶级”按说不是金字塔最上一截，但也是与上流社会

中人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层，主要是年薪若干以上的各界精英，包括高级白领，总

之也是出入于上流社会的人们。这只是大概而言。中国自有中国的国情，所谓“各

地”常与所谓“各级”相应，比如首都和经济发达的直辖市以次，是若干大城市，

省会城市，然后是中小城市，以至乡镇，其间又有沿海与内陆、经济发达与不发达

之别，都分别组成各自的上流社会，档次不同，其每一个体成员的“含金量”是不

尽相同的。

这条广告中的“上流社会”当是立足于上海，不同于内陆比如陕北靠油矿发迹

而出现的“上流社会”，但既然都叫上流社会，他们的价值观我想会大体相同。这种

大同小异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到底什么样儿，我说不清。“子非鱼，安知鱼之

乐？”我非上流社会中人，又不是专门研究上流社会的，就如我没有加入黑社会，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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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一切，只不过是这家专

年我走过这个橱窗，并且驻足观看，是

没有专门研究黑社会一样，都只能远远一望，说不出子午卯酉来。在这个规定情景

下说的价值观，也许指的是高消费，享受新款和名牌之类。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好理解一些。中产阶级的淑女们就该用这里的专卖品

来打扮的。但照这样打扮的并不一定都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还有别的内涵，在

物质消费上也不限于着装，还须有别的条件来支持，才够得上称为“中产阶级的生

活方式”。这也不必多说，社会学和国情学的专家学者们会拿出具体的数据和其他实

证材料。而在这里，也无非就是讲究穿戴，懂得时尚，而且穿戴得起也时尚得起吧。

这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竟成了“无

比较少见的，也是显得扎眼的，是把这一切

卖店里的货样罢了，就这点货样

产阶级的想入非非”！？

月 日。就在同一天的报纸上，

读到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坚持“三个不动摇”：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

方针不动摇，坚持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不动摇，坚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中的主力军作用不动摇。

如果不是刚刚在大街上看到那则不同凡响的广告词，也许我把这三个“不动摇”

匆匆看过就罢了，而在那橱窗的映衬下，却不禁陷入深思。

那则广告词中的“无产阶级”，应该就是这里说的工人阶级和职工群众吧？

年“进城”以后不久，新闻系统内部传达一个宣传口径，大意说，今后工

人阶级一般不再称无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不再是

“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了。大家觉得顺理成章；不但国有企业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

家所有，就是在当时的私营企业中，职工群众也已经在政治上“翻身”，当家作主了

嘛。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布的口号中，都要重

温《共产党宣言》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

无产者的一个部分，要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

我想起这些往事，就像唱《国际歌》时一样，有一种肃穆、庄严甚至是悲壮的

感觉。记得当年，中国有两个“老大哥”，在国际上是“苏联老大哥”，在国内公认

工人阶级是“工人老大哥”。后来由于“反修”，“苏联老大哥”不提久矣，而国内的

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全部物质和精神生活，则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就

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单从生产建设上说，职工群众付出的劳动、所

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我过去写过不少歌颂工人阶级劳动业绩的诗歌，近年离厂

二



说什么“想入非非”，倒

矿工地远了，这方面题材写得少了，但我看到的正经文字，还没有“踩古”工人的，

只有一些（也不是很多）反映今天的工人特别是失业工人沦为弱势群体，也都是怀

着同情。

而今天，把广大工人当作一个“阶级”来“恶心”

还是第一次！

虽然这只是一家专卖店的一则广告词，但从这里看到，对工人阶级首先是体力

劳动者的社会评价，从书面到实际，反差太大了。

这种反差从何而来？

待把这面橱窗的照片冲洗出来，我发现，当时被那三句话吸住了眼球，忽略了

三行底下还挂着一句话：

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与追赶目标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与追赶目标”呢？

当然不是从前在“全世界无产者”面前高悬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夺人眼目的远

大目标。

那么，就是这穿着新款大衣的女模特儿和她所代表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和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了？

“人往高处走”，人们物质生活的欲望也是不断攀升的。财富金字塔上端的富豪

领导社会消费新潮流，千万富人追捧亿万富人，百万富人追捧千万富人，中产阶层

又追捧百万富人；然则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失业工人和失地农民，尽管对中产

阶层以上的生活享受望尘莫及，但如果对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乃至生存条件有些打

算，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吧？

怎么你们标榜的“人类社会的共同经验与追赶目标”，竟成了“无产阶级的想入

非非”？为什么按照你们的逻辑，这个“无产阶级”已经被排除到“人类社会”之外

了呢？

如果有人离开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侈谈其社会政治地位，还只是不问时空说套

话，而这则广告词的创意者和起草者，说的可不是套话，也不是无根据地瞎说，倒

是出自他们肺腑的真情实感吧？

然而，他们代表的是一心想推销商品的老板，还是一心想吸引的顾客？是他们

所说的“中产阶级”，还是他们所说的“上流社会

在这里，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话题，看来是无法回避的了。

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多多少少都受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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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上撰文探讨了阶层分化状况、原年第

泽东在马列主义武库中强调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到后期就发展为“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先是说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对私

营工商业者（资本家）和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各种形式的剥夺，已经在中

国消灭了阶级；后来又说，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于是一路“斗”了

下来。不但地主阶级（早已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一轮“民主革命”里“作为阶级”

消灭了），而且曾在“民主革命”中作为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统一战线成

员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只剩下一个个被消灭的阶级所孑遗的“分子”，并且

全都“变黑”了。

于是有“成分好”、“成分差”之别，有“红五类”、“黑五类”之别。“黑五类”

之所谓“地、富、反、坏、右”，一半是从经济状况即占有生产资料和经济收入来源

划定的，如地主、富农；一半是从“实际政治表现”来划定的，如反革命分子、坏

分子、右派分子，后者中也多半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因此，政治、经济的因素老

早就搅到一块儿了。若干年后的“款傍官”、“官傍款”以至某些情况下的官商合流、

官商利益一体化，也可以说其来有自，上溯到经典著作中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

现”一语，多么耐人寻味呀。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观念历经沧桑，最明显不过的是，“成分好”、“成分

差”的所指，整个掉了一个个儿。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是悄悄演化的进程。直到有关学术部门就此作出了社会

调查，也还仅限于专家学者研究的范围。在某些人的观念中，谈论社会上的阶层分

化，好像是揭发阴暗面似的，视同忌讳。

因此一般都是在比较专业的报刊上才说起这个问题。

例如刘祖云在《社会科学研究》

因和趋势方面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认为工人阶级是“老大”和产业工人是“老八”

并不矛盾，因为“工人阶级是老大”是政治策略型分层的结果，而“产业工人是老

八”是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结果。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从绝对值看，政治权力的经济

回报一般会升值；而从相对值看，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可能会贬值。阶层结构两极

化是必然趋势，而阶层结构橄榄化是必然结果。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培植中间阶层

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上所引，极其简略，因为我是从《社会科学报》上看的摘录。我不懂经济也

不懂政治，什么绝对相对升值贬值也没看懂，但我相信，过去致力于“消灭富人”

并不成功，现在要通过发展经济“消灭穷人”；但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来，而社会公平的问题尖锐地提到社会面前的危机时刻，“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培植

中间阶层”，以形成一个“橄榄形”即两头小（最富与最贫）中间大（中产阶级）的

社会，当是最好的选择。



我以为，“穷与富”，即使不是“永

）中有一段话：

昨天， 月 日，我赴上议院 ⋯看见两个士兵押着一个汉子从都尔农街走

辆刻有

徽章的四轮大马车停在兵营外。从打开的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个美丽的少妇，

娇嫩而且白皙，正在逗着一个裹在花边里的小孩玩：这少妇并没发觉那可怕的汉子

在望着她⋯⋯从前，穷人和富人肩摩踵接，但并不互相注视⋯⋯从那汉子发觉这少

妇的存在而这少妇看不见那汉子的一刻起，风暴便不可避免了。

我没有读过这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不知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不是就由这个

恒”，也是一个漫长的、在今天远远看不到尽头的历史时期中“撄人心”的题材。

四

都说“爱与死”是文学艺术“永恒的题材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目击录》

来⋯⋯他臂下夹着一个面包。四周的人说他就是为偷这面包被押起来

年代尚未名满天下的时

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已经成了气候，而是还大大有待于发展和扩大。也许只有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中国社会才有真正的

稳定。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啊！

在这时候，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说成是“无产阶级的想入非非”，是出于

什么样的心理和认知？

是为了恶心“无产阶级”？那个政治上抽象的无产阶级早已消融在高谈阔论之

中，而个体化的无产者即职工群众特别是失业工人，他们其实大概没有时间和闲情

来逛淮海路，他们即使从这里匆匆经过，多半也不会注意到这条广告，他们距离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可以道里计，他们想都不会想，更遑论“想入非非”！因

此这条广告如同许多标语口号，效果无非等于“地对空”地讥骂一声无产者“穷

鬼，，、“穷光蛋”而已。

我注意到这条广告，不是因为有钱且有闲，而是出于偶然。那天前往上海社科

院就教，路过那家店，恰巧我又识得几个字，平时就爱看牌匾店招，这才于无意中

得之。但事后我如此用心揣摩，却是因为对“无产阶级”的嘲讽和贬斥刺激了我，

我不认为我能代表“无产阶级”，但我以为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无产者，在今天属于

弱势群体，因此与工人群众，与失业工人，心灵多少有相通之处。

我忽然想起臧克家，这位近百岁才辞世的老人，在

候，曾经有两句诗自述生存困境：“两个穷光蛋／ 在上海的南京路上”，无疑他的

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当于无产者了，于是他写出了《罪恶的黑手》等诗，发出社会底

层劳动者的呻吟，对当时社会不公平不合理的控诉。但在他的晚年，不知为什么，

这篇长诗竟很少为评论者提起，也很少为他本人所提起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阿让就是因为偷一块面包而被捕判刑，终身不得解脱场景触发而写的，书中的冉

的。这一段话，我是转引自旅法作家刘志侠一文（刊于《中国第三产业》 年第

期）。雨果的《悲惨世界》写成于 年，两年后的

暴

年，一场风

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了。公社失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大的革命事件。刘志侠

解释说，这是“因为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西欧诸国纷纷发展社会福利，加上

各种税收，由国家重新分配的生产总值上升到四至五成，大大减少了贫富不均的现

象”。

可见，要使社会稳定，是要正视并采取切实的措施来缩小贫富的差距，而不能

停止在掩盖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但上文语焉不详，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翔实可靠的

经验，更不能代替我们面对本国现实的思考。

偶然读学者陈镛、蔡未名、曹志行主持的一篇述评，其中摘录学者卢周来关于

穷人与富人的消费行为以及穷人市场、富人市场的观点

穷人的“恩格尔系数”远大于富人，用于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支出占的比重

大，所以，一旦这些消费品上涨，穷人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富人则不同，因为在

他们每日挥金如土的过程中，用于柴米油盐的钱所占比重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这些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他们根本不计较，更不会影响他们的需求量。这一

穷一富，正应了时下流行的那句话：穷人看着钱买东西，富人看着东西花钱。穷人

买跌不买涨，富人买涨不买跌。这就是“反需求定律”：当某种商品价格很高时，富

人趋之若鹜；而该商品价格下降时，富人理都不理。

现在媒体上整日鼓噪一个名词“精神消费”，这绝对是有闲阶层或者富人的玩意

儿。因为对于穷人来说，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于维持生计了。而所谓“精神消费”，

恰恰会出现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增”。比如玩名牌，无论是车，还是服装，富人每多

购一辆（套），他会觉得他的身份又增加了几分，因此满足程度会越高；更有玩收藏

的，收藏得越来越齐全，他的满足程度不是降低，而是在不断提高。

在穷人的市场上，主要是低档消费品与日用品；在富人的市场上，主要是高档

消费品耐用品。因为世界的购买力主要在富人手中，所以同样占有世界生产份额

的大厂商都将质优价高的产品对着富人；穷人这边，则是小厂商负责供应。制

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曾考察研究过一个现象：美国曾经有不少嗜酒的穷人，因为受

劣质威士忌的毒害，导致双目失明或死亡，于是政府规定了威士忌的质量标准。结

果怎样呢？高收入的饮酒者，并不因为对他们所需的酒付出更多的钱而不满或退却，

而低收入的嗜酒者，面对价格突然上升，只有三种选择：要么不喝，要么不得不少

喝，或者饮用违法私酿的威士忌。假货、勾兑酒、毒米霉面等等，受害的多是穷人，

因为富人早就不在小商店与集市买东西。为了对付这些问题，政府会强制执行某些

标准，但标准一高，成本上去了，穷人又消费不起。



卢先生在分析了以上现象之后，正确地指出：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

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因为穷人太多，富人太富，必然会出现消费断档：穷人

消费不起，富人所有的消费需求都已经满足。于是，不可避免地，经济将因总需求

不足而趋向疲软。而一些还存在腐败现象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将经济增长作为维

护稳定政局的不二法门。如果政治上长期腐败，再加上经济增长乏力，危机就不远

了。所以，聪明的政府，必须防止这个社会穷人太多、富人太富的现象。

再深入一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防止穷人太多、富人太富？时下一种强烈的声

音，就是通过财富再分配以抑制富人的富裕程度和致富速度，用剥夺富人所得去补

贴穷人。主流媒体日前也发出了用“共富论”取代“先富论”的呼吁。编者所担心

的是，政府若是果真照此办理，会不会又去重蹈当初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

覆辙？在经济日趋市场化、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在

继续推动富人积极创造财富、确保他们拥有的私人财产权的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

安排，为全社会包括每一个穷人提供一种公平的机会；在帮助穷人获得基本的生活

保障的同时，激励更多的穷人去努力改变自身的命运，走上由穷变富的道路？如果

这是更为理性的选择，那么，对于富人的种种消费现象也就没有必要看得十分严重。

富人消费并不可怕，他不消费那才可怕哩！富人要消费，就必须有供给，谁来供给？

按卢先生的说法是大厂商，而大厂商的背后不还是大批的产业工人吗？不就是穷人

一族吗？富人有了钱，物质消费不过瘾了，还要有“精神消费”，这也不是坏事。名

车、名装、名器、名品，多半都是穷人造出来的，有人买了去，穷人才能拿到工资；

就算是收藏古董，国家借此将富人的部分财富收了去，用于建设和公益，于公于私

两便，也不妨加以鼓励。富人的“精神消费”从长远看也同样存在一个“边际效应

递减”的问题，消费普及面广了，“物以稀为贵”的公式就不起作用了，我们倒是希

望这种消费模式“效益递增”的向上曲线延长一点更好，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吸引

更多的富人和穷人为之而奋斗。

一个健康的社会的目标就是减少穷人、增加富人，为此，要建立一种由穷致富

的通畅渠道，不要让获取财富的通道只为少数富豪所把持，这是没有疑义的。穷人

太多、富人太富固然是一种病态，但没有必要把穷人和富人完全置于对立的两极；

并不是为了减少穷人就必须减少富人、减少了富人就必然会达到减少穷人的目的。

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富人增加了，穷人才会减少。无数次历史经验已经表明，

消灭富人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成了穷人，至多是给原有的穷人带来“吃大户”的一

时之快，并不能使他们的贫困命运有任何改变。

我所以不避冗长地抄了这么多，是以为上述引文中直截了当地称呼“穷人”和

“富人”，尤其是把穷人和富人的关系说得比较透彻，是从历史的高度正视大局，一

种理性的考察和见解。而本篇讨论的那条广告词，似乎把“无产阶级”的贫困捧到



“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面前，作为他们的一种“精神消费”，这无异于在“炫

富”的同时，刺激穷人起来“仇富”。其效果如此，出于何人的手笔，出于什么样的

具体动机，已经不重要了。

围绕这条广告，我进入如上的一条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所摘录的一些论

点的导引，粗粗记下，或可供读者参考。我以为重要之点在于，不是要减少富人，

而是要减少穷人；更重要的是通过合理并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使获取财富的通

道“只为少数富豪所把持”，以致富者益富，穷者益穷。现实生活实践中这个关键性

的大问题，还将在我们身边以各种形式不断呈现出来，让我们一起来深入思考吧。

期 ）年第（《粤海风》



小人物的面子及尊严

张 鸣

无论他地位多高，人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

上的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

活得多么体面。

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

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

广告。照片上几位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的先生，一脸的无奈。

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有些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

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将人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

的要插上牌子游街。如果不见官，民间的惩罚也类似，在祠堂里当众用荆条抽，属

于小意思；犯重罪的通奸者，抓来，大抵要剥光了衣服示众（如果女的比较有姿色，

大家剥衣服的积极性更高），然后再沉潭。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属

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意。在中国，无论如何反传统，传统却总是挥之不去。没秩

序的时候，上下各色人等互相惩罚，一起羞辱，有秩序的时候，则惩罚中的羞辱，

就专门留给下等人。总而言之，即使在

茫然。我们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

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

“面子”。中国人之爱面子，曾经让初来乍到的西方人很是大惊小怪，总是在书里写

来写去，但也总是写不明白。不错，中国人是很在乎面子，如果一件事让他在实利

上吃了亏，但却有相应的精神上的好处，即有了面子，那么他大抵是会高兴的。反

之也是一样。如果丢了面子，即使得了实利的好处，也不高兴。

其实，中国人的面子有很多层面的内容，被人看得起叫有面子，替人说项成功

了叫有面子，做事做成了同样是有面子，甚至被官府抓了很快被放出来也是有面子。



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头上

最重要的，面子是有等级的，不同等级的人，面子的概念是不同的。面子也是有运

用范围的，如果一个人的面子可以遮住有权施加惩罚的人，那么羞辱就不容易落到

他的头上。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

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

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

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

过去的县太爷不会当众打缙绅先生的板子，那是因为相对于县太爷而言，缙绅

的面子足够大。如果换成皇帝，而这个皇帝又足够暴虐的话，管你是谁照样打。明

朝不是有廷杖吗，意思就是即使贵为大臣，惹恼了皇帝，照样当众打屁股。那个被

文人捧得很红的雍正皇帝，还干过这样的事：不打也不杀，赐块“名教罪人”的匾，

叫某大臣（钱名世）挂在自家的堂上，就是要羞辱你和你的全家。

宗族里游街或者沉潭，都轮不到族长老爷，即使他老人家也不免偷香窃玉，不

过，一旦落到绿林好汉的手里，族长老爷的面子就不一定能保得住。只要面子遮蔽

不到的地方，羞辱就有可能发生。清朝皇帝经常发动群臣对某人搞大批判，群臣无

不乐于响应；明朝的永乐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家眷发往教坊为娼，众军汉特别踊跃地

前往蹂躏。

总之，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论给大人物

戴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的兴奋。

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

一个社区，往往是边缘的人最倒霉，只要有点事，大家就群起而攻之。但是他

们也比外来的同类处境好些，因为那些外来的人，地位既低，又没有熟人的情面，

所以，只要他们犯了事，肯定是全区共讨之，羞辱自然是其中之意。厦门发生的事

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是治安联防队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

但是，这些看上去和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羞

无论他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

面。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能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

么更可能的就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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